
“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你很快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一个人，把他
放到人肉搜索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样一句显然是模仿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警句，
最近一个时期被人们以一种充满快意并且意味深长的方式一再提起。事实上，从“虐猫事件”到
“铜须事件”，从“卖身救母”、“最毒后妈”到“正龙拍虎”，再到最近的“自杀博客”、“真假范晓华事
件”、“奥运冠军寻父”等等，作为一种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所提供的信息的机制，“人肉
搜索”不仅在网络世界波澜壮阔，更搅动得现实生活风生水起。
互联网上的“百度百科”对“人肉搜索”是这样解释的：

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
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
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人肉搜索不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揭
露某某门背后的真相，为某三某七找到大众认可的道德定位，还可以在网络无法触及的地

方，探寻并发现最美丽的丛林少女，最感人的高山牧民，最神秘的荒漠洞窟，最浪漫的终极

邂逅……人肉搜索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肉。

这段解释浪漫而充满豪情，显然出自“人肉搜索”的某位积极拥趸者之手。可以看到，“人肉搜索”
不仅可能穿越时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大范围内的线索、智慧和力量聚集起来，向着同一个
“革命目标”奋勇前进，而且能够打通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界限，让虚拟世界汇聚起来的智慧
和力量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

想象的狂欢：“人肉搜索”的文化学分析

张 跣

“人肉搜索”是当今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在网络世界波澜壮阔，更搅动得现实生活风生水起。作为网民情感表

达和价值判断的极端形式，“人肉搜索”借助于虚拟空间的广场特征，以道德狂欢的方式侵入现实。由于虚拟社区的区

位化和同质化特点，对话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人肉搜索是一个将异己的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误认为自我的过程，道

德的制高点使其表现出强烈的自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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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肉搜索”所涉及的隐私权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网络民主和网络暴力的问题，线上
线下已是众说纷纭。结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认为，作为网民情感表达和价
值判断的极端形式，“人肉搜索”借助虚拟空间的广场特征，以道德狂欢的方式侵入现实。由于虚
拟社区的区位化和同质化特点，对话的可能性被降低了。从根本上讲，“人肉搜索”与狂欢无关。
就“人肉搜索”的自我建构而言，“人肉搜索”是一个将异己的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误认为是自我
化的过程，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自信使其表现出强烈的自恋性质。

一、作为网络集群行为的“人肉搜索”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人肉搜索”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近期的例子：
2008年5月20日，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出现了一段长达4分40秒的视频。在这

段引起轩然大波的视频当中，一名身穿彩色条纹T恤的女子身处网吧，脚翘在桌上，用轻蔑和幸
灾乐祸的言辞大谈对四川地震和震区灾民的看法，其中充斥着激烈和肮脏的字眼。而导致她抱
怨和咒骂的全部原因仅仅在于，在为汶川大地震而设置的全国哀悼日里，她的娱乐生活受到了

影响：互联网上无处不有关于地震的报道，几乎所有的网页都变成了黑白两色，尤其是她所钟爱

的一款名叫“劲舞团”的在线游戏也因为全国哀悼日而临时关闭。
一个小时以后，该视频被网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链接和介绍到了天涯、猫扑等影响广泛的

国内论坛，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无以计数的网民震怒了，各种声讨和反
击的帖子潮水般涌现。很快，一个号召“13亿人一起动手把她找出来”的“网络通缉令”在天涯社
区发起。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由线上到线下，由线下到线上，一场声势浩大的通过网
络社区活动寻找视频当事人的“人肉搜索”在整个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开来。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通过其上网的IP地址，网友发现该女子上网的具体地点是在辽宁省

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个网吧。“辽宁女”这个更加简明易记的代号更加快了“人肉搜索”活动的进
程。随即，“辽宁女”的QQ号码以及存储于QQ空间中的该女子的年龄、血型、居住地等资料被网
友公开在天涯网上。初战告捷，网友们乘胜追击，又以极快的速度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进行了核
实，更大范围的搜索得以展开———该女子的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家庭成员、具体住址、工作地
点，甚至父母亲和哥哥的电话也一应俱全地被“挖”了出来。
“SB”、“无耻”、“脑残”、“智障”、“没人性”等讨伐之词以及越来越多的肮脏字眼开始铺天盖
地在互联网上蔓延，针对该女子的各种极端言论也频频出现。甚至，义愤填膺的“四川女”、“北京
女”也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自己录制的视频以对骂的方式回敬“辽宁女”。

21日下午1时，沈阳市公安机关根据网上提供的“辽宁女”的信息，在一家网吧将其抓获。警
方称，该女因对网吧停止游戏娱乐活动不满而录制了辱骂视频，目前她已对自己的言论表示忏

悔和道歉。几天之后，“辽宁女”的父母（？）发帖“向全国人民道歉”。
但网络上的“声讨战”远没有结束。尽管这段辱骂视频虽大部分已不能观看，过激的网友评

论也被屏蔽，各贴吧和私人博客却随即成了新的战场，该女子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如何处理成了

新的讨论热点。不仅如此，有人开始怀疑“辽宁女”的行为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商业炒作，而这场商
业炒作的幕后黑手正是经营“劲舞团”的那家在线游戏公司。一时间，要求政府封杀“劲舞团”的
声音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劲舞团”则发表声明，称与此事无关。
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伴随着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当然更可能是既无“是”也无“非”，互联网

就以这样的方式奉献给人们一次又一次“精神大餐”。通过这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人肉搜索”
起码具有的这样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人肉搜索”是一个网络集群行为。在社会学中，集群行为指形成群体的两个人以上的

类似行为。一般认为，集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 自发性，即不是事先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
行为，而是受到某种刺激后自发形成的行为；2. 狂热性，即行为的方向目标不清，缺乏理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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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全被激情所支配；3. 非常规性，即行为不受一般的社会规范约束；4. 短暂性，即行为由一
时的情绪冲动产生，难于持久。一旦集群解散，成员的归属感和一体感就消失。集群行为的发生
是在高度刺激和暗示的情况下产生情绪感染，最终导致情绪爆发。情绪感染和模仿是集群行为
形成的主要心理机制①。“人肉搜索”显然符合以上特征。不同于一般集群行为，“人肉搜索”是一
个发端于互联网并以互联网为主要场所的集群行为。
第二、智慧叠加是“人肉搜索”的基本方式。互联网不仅体现出信息传递的优势，更体现出智

慧叠加的奇异效应。在“辽宁女”事件中，获取当事人的网络IP地址，破译其QQ号码及其QQ空
间密码，进而获得当事人及其家人的详细的个人资料，所有的一切既不是某个人独自完成的，也

不是有组织进行的，而是在前人智慧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人的反复试错和相互修正逐步完成

的。而在著名的“虎照事件”中，网友们从不同角度你一言我一语对“华南虎照片”展开质疑，自然
和人文科学中的诸多学问、技术纷纷登场亮相，使得“挺虎派”在“打虎派”强大的“智慧攻势”下
节节败退；而“华南虎年画”的发现，同样是全国各地网友智慧叠加的结果。不仅如此，在这场网
络剧中，网友还创造出一些有意思的成果，除了出现“顶片叶子”等新网络词汇外，还创造出一个
新的“成语”：正龙拍虎。网友给出的注释是：1. 意指某人或某集团为利益驱动做假,被揭穿后还
抵死不认；2. 社会公信力缺失。这就使得智慧叠加不仅具有拨乱反正、查明真相的“侦查”意义，
而且同时显现出具有强烈反讽特征的社会喜剧意义。正如有媒体所指出的，华南虎事件告诉我
们，互联网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个体智慧联结成更大的集体智慧。
第三、“人肉搜索”的参与者包括三类：侠客、哄客和看客。侠客是“人肉搜索”的主要作战兵

力，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遗余力地积极投入到各种线索的搜集与核实中，他们的每一个成

果都不仅使“人肉搜索”的战场捷报频传，而且极大提高了自己在网络社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看客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人群，他们有的对“人肉搜索”充满憧憬，有的则持保留态度，也有的可能
持反对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只浏览网页而不进行公开发言。当然，不论持何种立场，对
“人肉搜索”的关注、好奇甚至难以名状的窥视欲望，可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哄客，则是“人肉搜
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喜欢凑热闹，习惯跟风，发现公共场合的人事纠缠，不论事情大
小，也能在最快的时间内飞奔赶到，组成如墙如堵的庞大观众圈子，形成唇枪舌剑的观战之师；他

们爱打老虎，自我感觉良好，在“人肉搜索”展开的虚拟空间中，他们各个化身为道德景阳冈上的
武松，恨不能有三头六臂，拳打脚踢，必欲将对象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本身
未必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一种娱乐的快感、道德的优势和兼而有之的自我实现。
第四、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道德问题是“人肉搜索”的基本关注点之一。“虐猫事件”关注的

是对于动物的爱心，“最毒后妈”、“卖身救母”和“冠军寻父”关注的是亲人之间的关爱和亲情，
“铜须门”和“自杀博客”关注的是有妇之夫的疑似偷情和婚外情，“正龙拍虎”和“真假范晓华”关
注的是政府的诚信和官员的责任。很明显，道德拷问是“人肉搜索”得以形成和展开的根本动力。
如果说，前面所谓的“看客”是道德领域沉默的大多数的话，那些“侠客”显然就是网络上的道德
“民兵”。作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问题从来不会
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尤其是，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混杂在一起的互联网世界，道德问题的复杂
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人肉搜索”过程中，道德倾向不仅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而且显示出超越
法律的强烈的“杀伤力”。换言之，道德武器成为人们最易获得、最常使用且最便于聚集力量的战
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

二、狂欢的可能和不可能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人肉搜索”所引发的隐私权问题忧心忡忡，对其表现出来的暴力化

① 参见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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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娱乐化倾向痛心疾首，甚至有人直接视之为“多数人的暴政”，但也有人对“人肉搜索”表现出
不同程度的欣喜，视之为网络民意的反映，甚至是网络民主的牛刀小试。事实上,简单地用“暴政
说”或“民主说”，都还不足以揭示“人肉搜索”的复杂性。因为，在民主、自由和主体精神方面，“人
肉搜索”既有其推动作用，也有其阻碍作用。积极方面，比如在“正龙拍虎”事件中，正是由于网民
通过“人肉搜索”所展示出来的超常智慧和强大力量，真相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浮出水面。
如果没有“人肉搜索”，也许我们至今还在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绩秀”而欢欣鼓舞。消极方面，
“人肉搜索”的暴力倾向和娱乐化倾向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在“真假范晓华事件”中，
一名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青年女干部，仅仅因为与他人“重名”而被“人肉搜索”的利器“误
伤”：一则关于5月20日晚有人在四川绵阳五一广场搭建救灾专用帐篷并恶意伤人的网络传言，
竟莫名其妙地把她给卷了进去。尽管此范晓华非传言中的彼范小华，但强大的网络“人肉搜索”
引擎依然给这位共青团女干部带来了莫名烦恼和心灵痛苦。没有人对此事负责，没有人关心“误
伤”的后果。对几乎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过程比结果重要，也更引人瞩目。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声
势浩大的网络集群活动中，无论是暴政还是民主，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
受”总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至少表面上如此。
网络空间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有着巨大差异的虚拟世界。现实世界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是按照

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组建起来的，人们按照科层制安排的等级秩序处于一定的位置，扮
演相应的角色，拥有确定的沟通渠道和相应的话语权。任何出格的言行都可能以被社会孤立、遗
弃和惩罚为代价。在基于网络世界的社会组织即虚拟社会中，科层制的传播模式被打破，社会成
员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和传播权，成员之间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组织结构也相应地呈现出
由集权化到分权化、由等级化到扁平化的转变”①。而在巴赫金的体系中，狂欢的中心场地只能是
广场，因为“广场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
‘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②。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一个巨大的广场，而“人肉搜索”显然就像是这个广场上最盛大的一场狂欢。
“狂欢”是巴赫金思想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这个源自于民间文化的词语被巴赫金发
展成为一种反霸权力量、一种建立大同世界的文化策略，并因此在诸多的人文社会学科中被广
泛地借用。对于狂欢所带来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巴赫金以“随便而亲昵的接触”、“插科打
诨”、“俯就”、“粗鄙化”等四个范畴来加以描述③，也就是说，在网络世界的每一个虚拟社区中，我
们可以轻而易举进行狂欢，消解等级，脱离体制，打破常规，降低格调，有众声喧哗之喜庆，无单

语独白之隐忧，即便是污言秽语、胡言乱语、疯言疯语，也能同金口玉言、巨旨宏言、九鼎之言相
安无事、相得益彰甚至相濡以沫。而在往往是围绕道德事件展开的诸多的“人肉搜索”实践中，这
样的特征显得尤为突出。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表现：第一、就语言场景而言，加冕、脱
冕、易位、换装等等在广场狂欢中通过物质道具实现的角色扮演，在网络狂欢中通过主体赋名得
以实现。在文字的面具下，网民们可以肆意扮演英雄、魔鬼、淑女、荡妇、总统、乞丐、贤德者、无耻
者等角色，降格粗俗、矫揉造作、阳春白雪之名都充满自嘲与他讽。第二、就语言风格而言，网络
语言自成一体并成为传统语言的反叛者。它不仅具有黑话、行话和俚语的特征，而且肆无忌惮地
突破常规的词法句法，甚至刻意地通过错字怪词病句，通过颠三倒四、自相矛盾、断裂跳跃，通过
插科打诨、对骂互损、污言秽语等方式追求特殊的效果④。这样的狂欢式的语言实践，在诸如天
涯、猫扑、新浪、搜狐的任何一个虚拟社区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诸如“虐猫事件”、“铜
须事件”、“卖身救母”等关系到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审判的“人肉搜索”中、甚至在“正龙拍虎”、“真
假范晓华事件”等有关政府诚信和官员形象的“人肉搜索”中，那些“侠客”和“哄客”的网络语言

① 黄少华、翟本瑞：《网络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②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 页。
③ 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林、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6—179页。
④ 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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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如果我们由此断言“人肉搜索”具有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本质，恐怕显得过于草率。巴

赫金狂欢理论的前提是对两种世界、两种生活的区分。第一世界是官方的秩序世界，它严肃正
统、等级森严，在其中充斥着对权力、权威、教条、戒律和死亡的屈从、崇敬和恐惧；第二世界则是
平民大众的狂欢世界，它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来的完全“颠倒的世界”①。在这个广场式的
狂欢世界中，人们平等交往，尽情嬉戏，众声喧哗，一切和阶级、身份、门第、财产、职位、年龄有关
的区分和界限都被打破，一切和神圣、等级、逻辑、理智有关的东西都被颠倒、亵渎、嘲弄和戏仿。
而网络世界，尽管它可能具有浓厚的平民大众的气息，但却很难与“彻底打破等级制、打破一切
的界限与区分”画上等号，因为，网络交往的匿名性尽管可以使许多有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力
和地位的暗示暂时被屏蔽起来，但它并不因此使之彻底消失。现实世界的各种权力关系虽不直
接反映在虚拟世界里，但却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成为其翻版。恰如莱恩格尔德所说，在网络世界
中，“话题就是地址”，而有地址就会有地缘关系，就会有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②。
事实上，虚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更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这其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虚拟世界整体上尽管可以表现出巴赫金意义上的所谓的“广场”特征，但是它
的存在往往并首先是以虚拟社区的形式展现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虚拟社区的地方也
就有“江湖”，有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的角逐。网络是扁平化的，但网络社区并不是扁平化的。在
任何一个虚拟社区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不同的社区成员都享有相同的权力。每一个虚拟社区都
会有意见领袖，会有意见领袖的崇拜者，会有想方设法成为意见领袖的人，会有各色人等形形色

色的表演。我们既可以看到网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智慧叠加”的狂欢过程，也可以看到因为个
人智慧以及个人智慧的成果（即各种各样的新线索）而表现出来的“英雄意识”、“领袖意识”和在
社区中的地位变迁。在虚拟世界中的个人地位的变迁也许并不直接影响现实世界，但是，对于具
体的网民来讲，它的意义确实不可小觑。显然，虚拟世界并非总是一个扁平的、打破了一切等级
和界限的世界，它和巴赫金所谓的第二世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虚拟世界具有强烈的保守性，这一点几乎被人们所忽略。网络的超越时空性使

得人们可以在实体性的社会群体之外，获得一些保持并发展其独特旨趣的个人空间，这是它的

积极意义。同时，网络的超越时空性也使得人们不再需要克服自己的偏见、先入为主和固有的思
维方法而轻易获得他人的认同。其结果就是，偏见、先入为主和固有的思维方法因为没有与他人
产生冲撞的可能而日渐强化。由此，无穷无尽的虚拟社区得以产生，不同的社区之间表现出较大
的差异，而同一个社区内部却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同质性，当然这并不排除社区内部的纷争。从这
个角度来讲，网络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悲观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区位化的网
络亚文化群的兴起，意味着虽然网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共享的信息却愈来

愈少；另一方面网络使那些孤僻的个体和团体聚集到一起，形成更加紧密排他的组织，从而促成

了狭隘的亚文化群的发展③。换句话说，在虚拟社区中，对话的可能性不是被加大了而是被减小
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肉搜索”常常会和“网络暴力”结伴而行。
按照巴赫金的理论，狂欢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

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摧毁一切与变更一切的精神，死
亡与新生的精神。”④虚拟社区及活跃其中的“人肉搜索”在颠覆现实世界的等级制度的时候，在
虚拟世界建立起了新的等级制度，在众声喧哗的狂欢氛围中以内在的强烈同质性驱除了平等对

话的可能性。它表面上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但却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并预设了
一个道德审判的主题。这样，巴赫金所强调的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以及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①④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第13页，第614页。
② 参见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③ 参见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黄锫坚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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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轻而易举地置之度外了。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人肉搜索”与广场狂欢无关，至少在巴赫金的
意义上。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人肉搜索”的现实意义。在这里，理论的分析已经显得多

余。我们只须回顾一下张承志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关于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一段叙述，
道理就尽在其中了：在极度压抑的社会氛围中，在阴风凄凄的天安门广场上，当普通的民众只能

或者只是以一朵白花、一首小诗甚至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来曲折隐晦地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
念和对邓小平的呼唤的时候，有人点燃了广场上的汽车，随着火光一闪，主人公突然产生了关于

“历史是什么”、“革命运动是什么”的新的感悟：“也许小痞子、愣头青、小胡同串子们就这样粗野
地撕下了历史的旧一页”，“他觉得他从此和北京痞子之间建立了不能割断的情谊”,“痞子们是
伟大的”①。在“人肉搜索”中，尽管投身其中的“侠客”和“哄客”们常常显出非理性的甚至地痞流
氓式的某些特征，但假如没有这些“网络暴民”，我们可能会对许多的社会丑恶视而不见，甚至可
能在许多问题上长期甚至永久地受到蒙蔽。所谓的理性，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是非理性的。

三、自我的幻象

如前所述，由于主体之间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人肉搜索”尽管具备了“狂欢”的表
象，但却在平等性、变易性、未完成性等意义上与巴赫金所谓的“狂欢”相去甚远。但是，尽管如此，
对于参与到其中的网民来说，“人肉搜索”却是网络世界中一个自我实现的媒介。面对既相互隔离
又相互链接的数以亿计的电脑屏幕，他们以ID代号（网名）作为同他人区分开来的标志，用屏幕
上的字符作为自身情感和思想的载体，通过在键盘上快速翻飞的手指，在同他人的交往和互动

中，不断地展示自我、重塑自我、甚至发明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人肉搜索”就不仅是“道德民
兵”面对具体的危机事件所展开的一场合力围剿，而且是虚拟主体之间在网络界面上展开的一
场相互促动、相互建构的重塑自我的游戏。在这场游戏当中，主体不是以意识为中心的自我统一
的主体，而是由他者介入而异化和分裂的主体。主体是双向去中心的，而真实的主体乃是无真正
自我意识的主体。
关于以“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网络道德围剿的基本特点，天涯网网管麦田总结为以下几个方

面：1. 极端不负责任，不去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2. 网友争抢道德的制高点，一旦占据了所谓的
道德高地就开始用合理、合法的语气攻击他人；3. 非此即彼的“圈子文化”，不做朋友就是敌人；
4. 煽动者从不列举事实，只凭臆断宣泄感情和煽动网民情绪②。这样的总结非常形象，生动地勾
勒出了“人肉搜索”的基本面相。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显然是被忽略掉了：为什么许多在现实生
活中原本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网民，一旦面对网络界面就会变得失去理智、甚至杀气腾腾？所
谓的“道德的制高点”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原本四分五裂、甚至在道德观念、价值判断上往往千
差万别、相互抵牾的网友们，在互联网上面对道德问题的时候却能够出奇地一致，甚至表现出一
边倒的情形？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网络世界和在现实世界有何不同？借助拉康关于“镜像阶段”
的理论，我们可以以“界面”、“认同”和“自恋”三个关键词对诸如此类的现象进行阐释。

1． 界面：脱域机制。与现实世界相比，“人肉搜索”所赖以展开的网络空间是一种更为直接
的脱域机制。这是由网络空间的支配性逻辑，即卡斯特尔所说的流动性逻辑所决定的。所谓脱
域，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
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③。去涉身性、去情境化、去特定性和非人格化是它的基本
特征。作为网络社会动力机制的核心，流动性不仅支配着网络社会的信息流动和社会互动，而且
使得自我在现实世界中所赖以存在的时间空间，以及现实世界中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和权力关

① 张承志：《金牧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② 赵晓、胡媛：《网络编辑：我们在反思》，载《法律与生活》2006年第13期。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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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被抽离、被虚化，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特性。在“人肉搜索”中，我们所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
狂欢的表象，显然就与网络空间的这种脱域机制息息相关。
在网络空间中，使得脱域机制得以实现的基本因素是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网络界面。在网

络活动中，网络界面的作用类似于镜像阶段理论中的镜子，它不仅是网络世界两种或多种信息

源面对面交互之处，是现实主体通往虚拟世界的桥梁，也是自我和他者相互作用的中介。脱域机
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自我对网络界面凝视的结果。
自从面对网络界面的那一刻起，不仅笛卡尔式的自我同一的主体被颠覆，笛卡尔意义上的

主客体界限也被消解，上网行为成为一种波斯特所说的“在主客体边界上的”活动，成为了一种
发生在主客体边界上的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边界两边的主客体都失去了自身的稳定
性和完整性。在网络世界当中，“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
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
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①。换言之，由于对网络界面的凝视
所产生的脱域机制的作用，主体成为一种边界模糊、虚实交织、充满不确定性和自我分裂的混合
主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对于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来说，真实生活只不过是诸多窗口之
一，甚至还不是最好的一个。

2． 认同：无意识幻象。如前所述，“人肉搜索”是一个网络集群行为，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
绪感染和相互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人肉搜索”中智慧叠加的过程，既是“破案线索”的层出不穷
和环环相扣，也是成功激情的逐级高涨和相互刺激，同时，还是道德认同和自我道德想象的不断

加深和持续拔高。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一方面，每一个侠客或者哄客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
“共同的革命目标”添砖加瓦；另一方面，每一个侠客、哄客甚至包括大多数看客在内，都在从别
人的一言一行（电子书写行为）中获得快感、满足和想象性认同。
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来说，在“人肉搜索”中，网络界面不仅是主体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主体

之间寻求相互理解、相互印证并形成交互主体性的过程。一方面，当他人借助于文字以及各种各
样的网络表意符号呈现在主体面前的网络界面上的时候，他人的形象需要主体通过想象的过程

来加以完成；另一方面，自我的形象也需要通过在网络界面上的书写得到他人的认同。由于网络
世界通过虚拟社区在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权力角逐的空间，因此，在网络

界面上对于自我形象的书写从来也不可能是为所欲为的，而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以他人的视角想

象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网络界面想象自我的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将自我作为他者
来描述的。主体的电子书写行为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自我的想象，不如说是主体假想的他者对
该文本的诠释。这也就是说，“人肉搜索”中的电子书写行为，是一个在类似于拉康所谓的“镜子”
的网络界面上想象自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通过他者（他者的电子书写行为）建

构自我的过程。
考虑到“人肉搜索”的集群性特征，考虑到网络虚拟社区的区位化和同质化特征，我们也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肉搜索”中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一边倒的道德倾向：“人肉搜索”过程中的自
我建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形色色的侠客、哄客和看客彼此复制对方大脑的过程，而由此
所建构起来的自我，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这样，当自我被交付给群体的无意
识幻象的时候，自我的断裂和碎片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我们吸收他人各式各样的步骤与想
法时，他们即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同样的，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充斥各种声音的多元文化
社会，使人们浸淫在不一致与风马牛不相及的自我语言中。”②这样的过程，既是一个“同化”的过
程，又是一个“异化”的过程。之所以说“同化”，是因为它是人肉搜索的参与者一次发现自我的过

① M. 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20页。
② 雪莉·特克：《虚拟化身：网路世代的身份认同》，谭天、吴佳真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版，第

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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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所以说“异化”，是因为这里的发现仅仅是一次“误认”———将异己的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
误认为自我的过程。

3． 自恋：道德制高点。在镜像阶段，婴儿对影像的认知和认同在本质上是虚幻的，但伴随这
一过程的却是喜悦和快乐。婴儿不仅对镜子中的影像充满着迷恋，而且努力控制这一影像并与
之交互嬉戏。对镜中影像的成功控制使得婴儿不仅充满快乐，而且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尽
管这一影像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因为镜中影像所反映的婴儿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并不是婴儿自
己独立取得的，而是在父母的帮助扶持下获得的），但它却给予了一种连贯的、协调一致的身份
认同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矫正自我、使影像得当的期冀和承诺。于是，婴儿与自己的身体建立起
一种欲望关系。在这种欲望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是自我的自恋本质。
对于“人肉搜索”的参与者来说，尽管面对诸如道德沦丧或者诚信缺失之类的事件，他们感

到痛心疾首，但是，搜索的过程本身却是一件极其快乐的事情。在一种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中，
他们不仅在发现线索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智慧上的成就感，而且能够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们在摆脱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迷茫和精神无助之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重新构建出自己明确而坚毅的道德幻象。尽管他们那些明确而坚毅的道德幻象可能只不过是似
是而非的教条或者非此即彼的独断，但对他们来说，这也许就是一种执著、一种坚守、一种勇毅，
他们为此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并在不经意之间把自己的网络影像当作自己爱恋倾慕的对象①。更
何况，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他们和自己一起竞相攀登道德制高点，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激励、相
互赞赏，即使有些微的反对之声那又算得了什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又
多么宏伟的体验啊！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出于竞争的需要，婴儿与自我影像、婴儿与他人之间不仅存在着
一种依恋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攻击性和竞争性。拉康认为：“侵凌性是种与我们称之为自恋的
一个确认方式有关联的倾向，这个确认方式决定了人的自我的结构形式并也决定了这个世界特

有的质存事物的结构。”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些“人肉搜索”的侠客们在以纯而又纯的道
德利剑向那些事件当事人刺去的时候，总是那么地勇毅和决绝；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人
肉搜索”的过程当中，稍有观念上的抵牾，便可能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当然是以虚拟世界的
方式）。显然，这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侵略性，而这种侵略性又是与侠客和哄客们的道法自恋
紧密相关的。
“人肉搜索”以一种粗鄙的方式介入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无论如何，我们既不能对其在民主和
主体精神方面所带来的突破寄予过高的期望，也不能简单粗暴地视其为一无是处的洪水猛兽。在
谈到人的解放时，马克思曾经说过：“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路。”③此言极是。

（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容明

① 这种自恋不仅表现在网络空间，它常常会从虚拟世界沉降到现实世界。举一个例子：在“自杀博客”事件发生以
后，网友不仅在网上公布了出轨的老公以及第三者的工作单位、住址、电话和照片，而且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向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和家庭所在地的居委会施加压力（事实上，居委会哪里管得了这样的事情）。不仅如此，数
十位网友还自发地组织起来，从全国各地甚至有人专程乘坐国际航班从新加坡聚集到跳楼自杀的女白领姜岩生

前住过的小区，向死者坠落的地方鞠躬、默哀、献花，久久不能离去。其实，与姜岩事件类似的因婚姻变故而寻短
见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为什么惟有这个事件激起如此大的反响，引发网友超乎想象的、不合常理的悼
念行为呢？这显然和“人肉搜索”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和源自于群体性无意识幻象的强烈的道德自恋密切相关。

② 《拉康选集》，禇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6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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